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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當劈腿成為「劈腿族」 

 
    當我們在說到一個人「腳踏兩條船」的時候，所指涉的是一個男人或一個女
人同時擁有兩個感情的對象，無論他們之間的關係包含著夫妻或男女朋友，「腳

踏兩條船」在社會當中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對感情不忠實」或是「不道德」的行

為，而踏船的一方，也大部分都不會讓對象們知道彼此的存在，或是選擇性的透

露訊息。比如說：當小老婆的可能知道有一個合法的大老婆的存在。 

    當 2002年「道德浪女：性開放的全新思考」（The Ethical Slut：A Guide to Infinite 
Sexual Possibilities）一書在台灣出版，另一種不一樣的「腳踏兩條船」，甚至是「腳

踏多條船」的社群出現在大家眼前，這個社群當中的男男女女，包含異性交往與

同性交往，最不一樣的事情是，這些「踏船」或「被踏」的人均知道彼此之間的

存在。 
    這樣的做法連在美國社會都是具有爭議性的，但是，這樣的人不只遍佈全美
國各角落，也已經開始透過網路、聚會及成立團體的方式，展現他們的存在。在

美國紐約市，「多角愛情紐約市」就是這樣一個組織，此組織有一份約八百人的

電子聯絡清單，並定期在中央公園舉辦聚會活動。甚至，紀錄片「三顆心… 一個
後現代家庭」所呈現的正是一個長達十三年的三人家庭。 
    如此看來，「劈腿族」，或稱「多重關係」至少在美國的確是存在的，並且已
經慢慢開始見光，他們不諱言受到社會嚴重的偏見與污名，但他們開始企圖打破

社會對其生活方式的偏見。 
    愛情不忠、劈腿偷吃在台灣的親密關係現況當中，已經不算新鮮事，從身邊
親友、網路、新聞論壇等地方處處可見對於劈腿現象的批判、控訴、討論。但我

們也不禁好奇，台灣社會是否有如美國一樣的劈腿族出現？我確信，這樣的人一

定存在，只是在普遍遭受誤解與污名的環境下見不得光，只能做不能說，而這也

讓我開始尋找：台灣的劈腿族。 

 
二、文獻探討及研究方法 

 
    一對一關係或一夫一妻制（monogamy）相當容易理解，就是一男一女、兩
男或兩女對彼此有了愛與性的承諾，只愛對方也只跟對方發生性關係。而今日絕

大多數文化中的主流態度，就是相信一對一才是自然的、合乎道德的「正常」性

愛模式，因而也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不加質疑。 



分開來，而這些也是持續的社會建構，在宗教、精神醫學、公眾或政治上，對性

行為有各式各樣的論述跟規範，來區別正常的性與不正常的性。Rubin更發展出
了著名的「charmed circle」與「outer line」，僅有異性戀、婚姻內、一對一、再
生產及非交易的性才是神聖、健康、成熟、安全、合法及政治正確，其他所有不

在這些範圍內的性，皆被列為壞的、不正常或獸性的。而每個人應會在這個圈內

或圈外佔據一個位置，成為被祝福的或是被詛咒的。 

    香港的研究者 Petula Sik Ying Ho對這點提出質疑，在他針對多重關係的研
究中，受訪者由於多重關係，被迫重新理解異性戀規範（heteronormativity）的
概念，並在「腳踏兩條船」這種無法為社會所接受的行為當中，發展在同一時間

在不同環境中生活的技巧。Ho藉以證明，人們假設有一致的性認同，或是在性
階序中處於固定的位置，這樣的概念是有問題的。實際上，多樣的「主體位置」

端看個人如何定位他們自己在性階序上的位置，管理他們的多重關係以及與不同

伴侶的關係。而這些描述讓研究者看到，人們是如何在每天的日常生活當中，暗

中顛覆不是在 charmed circle就是在 outer line這種一致不變的觀念，這些受訪者
的經驗將會點醒性認同和相關的表演是怎樣依據不同的社會脈絡所構成。 
    由於一對一關係被視為「標準的」、「依照慣例的」、「唯一」的性愛模式，所
有關於不符合一對一關係的研究，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說法，來指涉「非一對一的

關係」：多類型的性關係1（Ho, 2005）、非常規的關係2、不符規範的親密關係3

（Berlant & Warner, 2000）、多重關係4（Barker, 2005, Anapol, 1997; Easton & Liszt, 
1997; Lano & Perry, 1997）以及出於選擇的家庭5（Weston, 1991; Weeks et al. 2001; 
Stacey, 2004）。在本文中，我主要將以「多重關係」來稱呼這樣的性愛模式，我
認為，「多重關係」相對於「一對一關係」是一種個人對於性愛模式的選擇題，

並非哪一種模式具有正常、常規的位置。 
    「多重關係」一詞也是很容易被搞混的。在一開始我提到的腳踏兩條船，或
是劈腿同時交兩個以上男女朋友的人，他們不也是一種「多重關係」嗎？因為他

們也不只跟一個人交往。但是，從道德浪女的觀點來看，或許他們是「浪女」，

但卻不「道德」。 
    「道德浪女」式的多重關係，批判的是反性快感的文化價值觀。即便當今的
流行文化及大眾媒體，無時不刻傳達著具有性意味的圖片及文字，馬路上可以看

到裸露女體或男體的大型廣告看板，音樂錄影帶中男女互相挑逗的熱舞，娛樂新

聞大幅報導某位明星或演員為了戲出脫了多少衣服、演了多露骨的床戲，到了情

人節、耶誕節這類節日，又爭相報導汽車旅館又推出什麼優惠，或是消費者如何

的大排長龍。即便如此，我們的社會依然懼怕談論性快感，每當談到性，首先被

提到的可能是縱慾、性病、意外懷孕、道德與否的焦慮，然後，對於性快感本身

                                                 
1 原文multiple sexual relationship 
2 原文 unconventional relationships 



的態度曖昧不明。但是，如果這個世界沒有性病的存在，沒有意外懷孕，所有的

性愛都是你情我願、高潮迭起的，那麼這個世界對性愛還會有一樣的看法嗎？性

快感本身就是性愛的目標，獲得性快感能夠提升自我良好的感覺，也能夠強化親

密關係的潛力，更能促進對於自我的自覺，因此，看重快感的價值是浪女的核心

價值觀。6 
    要成為道德浪女，對於「倫理」是很重視的。所謂的倫理並非教條式的標準
規範，而是一種原則跟態度。「做一位浪女並不表示你會任性地跟任何人、在任

何時候，為所欲為」（道德浪女，頁 36），對於倫理的判定標準是實際的：有沒
有人被傷害？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那種傷害？有沒有風險？參與其中的每

個人是否都了解風險，並且盡力降低那風險？以及：那件事有趣嗎？大家從中學

到了什麼？有沒有人獲得成長？這世界因此變得更好嗎？7 
    最重要的是，重視「意願」，強迫、威脅、恐嚇、玩弄、欺騙或置之不理是
不算得到同意的。對自己「誠實」、也對別人「誠實」，盡力了解自己的情緒與動

機，更進一步釐清自己的感覺，讓需要知道的人分享思索的成果。對其他沒有同

意加入的人，「尊重」別人的感覺，當不確定的時候就開口「詢問」。承認自己有

忌妒、佔有慾等感覺，但試圖不去責怪或控制別人，需要支持的時候要求對方支

持以感覺到安全及被照顧。8道德浪女其實需要具有相當程度的同理心、自我覺
察力，願意坦誠與彼此溝通，能夠表達自己的情感，盡力尊重自己也尊重其他人

的情緒、意願及想法，更是需要為自己負責任。 
    藉由受訪者對多重關係的經驗描述，可以看見無法被固定的性階序位置。但
是，個人參與社會體系的運作，勢必會接受或遭遇到偏見、污名甚至歧視，當個

人選擇較不主流、阻力較大的路時，也會有不同的應對或抵抗的策略。若在親密

關係或家庭形式的選擇中，要與傳統或主流相背，必須經歷許多不受他人肯定認

同的過程，甚至在自我認同、人際關係、社會的認可乃至於資源的分配都會受到

影響。而抵抗的策略多元而程度不一：單身者運用其他符合主流的觀念，例如：

孝道，來制衡「女大當嫁」的壓力及期許（蔡秀娟，2005），單親家庭聲稱自己
符合充足的條件，證明非主流的家庭型態也有能力運作，例如：白人中產的自願

單親媽媽強調有能力提供孩子跟雙親家庭一樣的資源與愛（Bock，2000），透
過這樣的方式，獲得他人比較正面的肯定；非主流家庭運用疏遠親友、尋找同好

或刻意表現與標籤完全相反的形象，獲得生活的平靜，彼此互相支持，也從實際

行動中破除迷思與污名（蔡? 娟，2005；Riessman，2000；Bock，2000；）；
最後，也有直接以行動具體抗爭，明確表達拒絕接受主流價值的方式，不只有不

一樣的選擇，更要直接批判既有體制的壓迫及問題，不一定要顛覆既有的做法，

混亂既有的規則及背後特定的意義也是一種方式，就像同居者沒有結婚卻戴著對

戒或婚戒，這樣的行動，本身就有一種顛覆的意味，也鬆動了一些既有的規則

                                                 



（Elizabeth，2000）。 
    我們通常很難想像，當劈腿不再互相隱瞞會是什麼樣子？我們也總是相信，
一對一關係才是性愛唯一的形式，一對一以外的都不是愛，也都是不道德的。但

是，「在離婚率日益升高且配偶不忠的情況愈來愈常見，一夫一妻制違反人性，

劈腿族只是誠實面對罷了。」9本文試圖探索台灣的多重關係實踐者，希望了解

他們的性愛生活樣貌，以及如何與社會的污名應對或抵抗。另外，由於女性長期

處於性別權力的弱勢，更在性行為上遭受比男性嚴苛的雙重標準，本文主要欲探

索女性受訪者的經驗，以及她們如何面對來自社會的價值批判。 
 
    本文採用深度訪談法，受訪對象均來自網路，透過詢問我已經認識的網友是
否有多重關係，或認識的人有。第一位受訪者是之前認識的女性網友，她自認有

多重關係；第二位受訪者是尋找受訪者期間跟我傳訊息，經詢問之下也有多重關

係的女性網友；第三位受訪者是唯一的男性，也是之前認識的網友，探尋一位男

性受訪者是為了稍微比較在多重關係議題上的性別差異。三位受訪者均有面訪，

過程錄音並騰出逐字稿，並且也有一些網路上的交談紀錄。以下是受訪者的資料： 
 
暱稱 性別 年齡 職業 訪談時間 
Carol 女 約 22 大學生 2006/01/13面訪約兩個小時，並有兩

次網路交談紀錄 
Winkie 女 約 23 書店業 2006/01/15面訪約一個小時，並有三

次網路交談紀錄 
SwingClub 男 35 網路業 2006/01/14面訪約半個小時 
 
 
三、研究發現 
 
3.1 Carol的故事 
    Carol是一個大學三年級的女生，身形有一些豐腴，打扮感覺有一種自信的
美。她覺得自己從高中就有多重關係的感覺了，當時要是跟秘密戀情的男友相處

不愉快，或是知道男友劈腿，即使兩人沒有分手，她也會轉而跟比較要好的男生

朋友搞曖昧。到了大學開始網路交友，與第二任男朋友的分分合合使得 Carol覺
得自己不再願意輕易付出愛情。在網路交友的經驗當中，除了認識各式各樣的人

以外，她有過一些一夜情的經驗，並同時跟幾個人維持多重關係，Carol不是每
一個伴侶都有性關係的，有些只有相處陪伴而已，並且，她也不是讓每一個伴侶

都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她先觀察對方是怎樣的人，再選擇是否讓對方知道。而有

些伴侶還跟其他人交往，有些以她為主。Carol認為，雖然她並不把伴侶們當男



友，但有時候還是會有一個特別喜歡的對象。並且，她都是用心的跟對方交往，

不傷害對方也不傷害自己，她也覺得，最喜歡的人有可能是最相處不來的，而不

那麼喜歡的人卻可以帶給她較多的快樂。 

 
3.2 Winkie的故事 

    Winkie在書店工作，外型豐腴，言談間充滿自信跟想法。目前有一個固定
的男朋友，以及兩個情夫（她如此稱呼），並且認同自己是雙性戀。Winkie在高
中的時候，看到身邊朋友的戀愛經驗，她一直不認為性跟愛一定要在一起，為什

麼一定只能跟一個人做愛。到了大學，她開始去實踐她不認為性愛必定合一的想

法。Winkie主要透過網路來認識可能的對象，她覺得從對談的過程之中就可以
了解到對方的想法，跟這個人會有什麼樣的關係，她認為自己很挑，所以並不容

易碰到覺得合得來的人。對Winkie來說，男朋友跟情夫的主要差異在於心靈層
次的東西，男朋友需要有心靈交流的部分，與情夫們可以互相分享，卻不見得能

夠交流。Winkie在多重關係之中向來很坦白，她認為對談想法合不來的人是不
可能想要有什麼進一步關係的。 

 
3.3 性關係既重要又不是那麼重要，且性關係不能判定關係的改變 

 
    多重關係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是多重的性伴侶，其實這也反映了社會價值
中對於性關係過度的重視跟惶恐，似乎只要發生了性關係，就是一件足以徹底改

變兩人關係的事情，更甚的是，多重關係者被認為有過多的性慾，所以才不滿足

於跟一個人維持固定的性關係。而我跟三位受訪者都有談到性關係的問題，三位

受訪者對於性關係各有看法。 

    Carol是三位受訪者之中，唯一有表達出有可能再度選擇一對一關係的人。
也因為她的戀愛經驗是從一對一，到後來的多重關係，對 Carol來說，這樣子的
經驗讓她從一開始把性關係賦予很高的社會意義，例如：性關係代表兩人關係的

轉變。到之後不會把肉體關係看得很重，發現沒有愛的性也很愉快，享受性帶來

的樂趣，也比較不會有心理負擔。甚至，她覺得讓彼此的關係越單純會獲得越多

的樂趣。Carol可能用有性關係或沒有性關係來區分與伴侶的相處方式，她對伴
侶的態度都是相同的，但是她發現有或沒有性關係會讓相處的過程有不同的樂

趣。 

    但是，Winkie及 SwingClub對於性關係的態度比較相像，對她們來說，她
們並不想試圖去規範，什麼樣的關係才能做什麼事情，就好像一定要是男女朋友

或夫妻才能發生性關係，發生性關係的對象可能是朋友關係而已，而男女朋友是

在心靈及精神上的認定。當我跟Winkie討論道德浪女那本書，以及性在多重關
係之中到底重不重要的時候，她以觀眾若抱持看 A片的心態看「天邊一朵雲」，



W：對啊，性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看到的我關注的又是另一個東西，就是⋯也許

他真的很重要，那個重要對每個人的意義是不一樣的，也許我們把他當生活

了，所以就像空氣一樣，他就是那樣存在著。然後對其他人⋯或對你這個問

題，我就會覺得⋯那麼重要嗎？就像有些人會誤解太過是⋯我有三個，我一

天到晚都在做嗎？就是同樣⋯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Q：其實對妳來說，性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可是那個重要性其實是因為，她是

生活，好像活著的一部分？ 

W：對啊，應該是說他的重要是已經融入生活了，妳覺得他不重要⋯我不覺得，

就像你會呼吸，那個是一個很自然的行為，不需要去刻意。所以你覺得⋯那

本書提到很多的性，我是覺得還好。 

 
    我認為她們點出了多重關係中的一個重要的地方，性快感具有正面的價值，
但是，性關係與否的差別，並沒有重要到改變兩人關係的認定。性行為就是為了

快感而已。 

 
3.4 即使不公開，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坦誠面對自己與伴侶 

 
    在社會眼光的部分，我跟 Carol談了比較多的東西，Carol同時交往好幾個
人的事情有讓母親、妹妹及一些朋友知道，但她刻意忽略性關係的部分，因為考

量到比較不容易被接受。而同時交往數人的事情，被母親所鼓勵： 

 
    「她會覺得我可以多看看，因為算還年輕，所以她會希望我多認識幾個人⋯

多看看，不要看到這個男生覺得不錯，就馬上栽下去⋯她會希望我在不傷人的前

提下，也不傷害到自己，就是保護好自己，去跟很多男人交往，她覺得無所謂。」 

 
    而在朋友方面，知道的人都保持包容跟接受的態度，只希望 Carol要保護好
自己最重要。即使是更親密而知道性關係部份的朋友，態度也是一樣：「她們覺

得我開心就好，我覺得就還滿包容的，就是說保護好自己不要得病。」 

    但是，Carol時常在晚上跟男生朋友出去的事情，還是成為班上同學的耳語，
有同學宣傳她每天都在外面過夜、私生活很亂，且她的朋友覺得她生活在危險之

中，會去傷害到很多人。她也曾經承受班上同學異樣的眼光。對於這點，Carol
一方面刻意讓自己成為團體中低調的人，不去辯解什麼，另一方面她也認為，有

些事情是沒有必要去解釋的，因為他人也不見得會相信，重要的地方在於：要坦

誠的面對自己跟別人，小心處理。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活得開心就好。」 



    「⋯我們班很多女生是那種⋯亂到被人家發現，她還要繼續裝，我就覺得那

樣很討厭她⋯你今天你要去做，就要有膽子承擔，然後當然不要傷害到自己。」 

    「⋯我是很小心的處理這些事情，盡量不要讓對方受到傷害，自己也不要受

到傷害。所以她們認為，像我這樣子的人是生活在危險之中，然後，會去傷害到

很多人什麼什麼的，可是我覺得那是不了解狀況的人。」 

 
    Carol也可以講出滿多她認為社會眼光可能會有的污名，像是：「這女生很淫
亂啊⋯破麻啊⋯就是一些不好的詞語，這女生是社會的亂源啊⋯社會的禍害之類

的。」但即使如此，她很確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如果身邊真的有覺得受到傷害，

她也願意檢討自己，並認為人與人相處以「尊重」為前提。 

 
    「我也忘了是什麼事情了，反正就是他覺得我不尊重他，我就開始在想，我

會檢討自己啦，為什麼會讓人家覺得不舒服⋯不尊重，因為我覺得人跟人相處之

間⋯應該以尊重對方為前提啦。」 

 
   至於在跟Winkie討論到社會眼光，她只有網路上的朋友（有些也成為現實中
的朋友）跟伴侶之間知道這些事情，她並沒有跟身邊的朋友多說些什麼，也認為

沒有必要理會外界的眼光，與她的生活沒有任何的關係，何況她是在意識到社會

的眼光之前就已經去做了。跟 Carol一樣，她也認為她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界線在
哪，別人說不清楚，但是她是分的很清楚的，她更認為重點在於要知道自己想要

的是什麼，在開始之前就要準備好。 

 
    「我可能有意識到的一個方面是，因為我是分的很清楚的，那個界線⋯你說

不清楚⋯可是我是分的很清楚的。像很多那種⋯劈腿什麼的，我覺得那其實很多

都是自己搞不清楚的。除了搞不清楚界線⋯我覺得那是一種⋯你連自己都不清

楚，然後你跑去玩這些東西，你沒有說清楚，然後惹來的這些東西，是你自找的。

我覺得重點在⋯一開始就要準備好的，重點是你自己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麼。」 

 
    而在 SwingClub的想法當中，他認為自己是杜絕外界的想法，不需要所有的
事情都讓其他人知道，也不一定需要了解其他人的想法是什麼。他覺得人的想法

很多種，彼此認同的可以聚在一起，也沒必要一定要讓其他人認同自己。更重要

的在於，如何讓有些人不用遭受莫名其妙的干擾，像是同性戀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受到干擾的。 

 
   由受訪者的想法當中可以看到，無論她們有沒有意識或接收到社會的污名，
更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她們也確實知道自己的想法跟行為，她們了解



 
3.5 見縫插針，但不需要硬碰硬 

 
    若別人問起自己的感情狀況，甚至直接問到多重關係的時候，Carol認為她
會看對方是怎樣的人，來選擇要說多少，若對方可以溝通的話，她會試著跟對方

解釋，說明她其實是很謹慎處理自己的關係。但若碰上講不通的，就不用浪費力

氣跟對方解釋，反正說了也不會改變對方對她的看法。 

    Winkie也有類似的觀點，她實際的遭遇是，別人會問她有沒有男朋友，她
會說有，其他的她不認為需要多說，因為這是她自己的事情。但是，她認為若要

講開來： 

 
    「對話最先要成立的應該是⋯兩個人要能夠懂⋯或願意去了解彼此的，⋯有

些人根本不想跟他講話，你今天花那麼多的力氣，去跟人家講一個他絕對不會願

意去理解的觀念。」 

 
    因而，我認為她們並非駝鳥不願意面對社會的污名，正是因為她們了解自己
不容易被接受，而不願意去衝撞或讓自己陷入困境，能夠溝通的可以嘗試，但不

需要去跟不願意溝通的人多說什麼。 

 
四、未完的結論 

 
    當我開始想要做這個題目的時候，曾經擔心過是不是找得到這些人。畢竟，
就連我自己都很疑惑，除了自己之外，其他相同的人在哪裡，好像從來都看不到。

當我在網路上釋出需要幫忙介紹受訪者的訊息時，其實詢問的結果，都有回音，

也都確定這樣做的人不少，但是可能因為需要保密或種種原因不容易訪談到。當

我跟兩位女性受訪者訪談的過程中，她們也都表示，還沒有認識同樣這麼做的女

性，如果有機會，其實滿願意認識同樣在多重關係的朋友。從此可以看到，多重

關係在台灣，目前屬於零散而各自孤立的狀態，或許在同志圈，多重關係的形式

比較為人所聽聞，但對於異性戀者（或異性戀為主）來說，這還只是能做不能說

的議題。 
    但是，我在三位受訪者身上看到，她們雖然覺得孤立，但依然坦誠面對自己，
即便有耳語，也要選擇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明白自己的界線，謹慎處理與伴

侶之間的關係。性可以獲得歡愉、也就像生存中的必需品之一，但是，性關係不

是認定兩人關係定位的探測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認定。 
    在這篇文章的發想、訪談、到寫作的過程當中，我在網路上也親身經歷了一
場對於多重關係（多重性伴侶）的筆戰，欣喜的是有好幾位多重關係者現身述說



有連結的可能性。這只是個開始，至少，這個小小的研究已經讓我知道，我們並

不孤單，有更多的人可以分享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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